
2024年4月23日 星期二小公園B 4

責任編輯：邵靜怡 莊木輝

讓體育回歸純粹

為紀念印度詩人泰戈爾首次訪問
中國一百周年，四月十七至二十一
日在北京法源寺舉行的丁香詩會，
命名為 「致敬巨匠 百年詩情」
（1924-2024）。百年前的 「人間
四月天」 ，泰戈爾在中國詩人徐志摩
陪同下，到法源寺賞丁香、瞻古剎、
談詩歌，成為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一
段佳話。百年後的法源寺丁香依舊笑
春風，迎來了泰戈爾後裔蘇拉加．泰
戈爾、徐志摩的嫡孫徐善曾。

徐志摩才華橫溢，詩名遠播，從
一九二一年開始寫詩至一九三一年英

年早逝，留下詩集包括：《志摩的
詩》、《翡冷翠的一夜》、《猛虎
集》、《雲遊》等，共計詩作二百九
十餘首，其中具意象之美、音樂之
美、色彩之美的佳作，韻味無窮，傳
誦至今。長期在海外生活的徐善曾，
此次在丁香詩會上朗誦徐志摩在北平
所寫、以京城風物為題的詩作《石虎
胡同七號》。該詩以童話般的語言，
敘寫徐志摩在 「我們的小園庭」 的生
活剪影，以及其中寄寓作者的理想人
生──詩化生活。

石虎胡同七號是松坡圖書館分

館，專藏外文書籍，徐志摩自歐美留
學歸來任職於此，入住其中好春軒。
在徐志摩筆下， 「我們的小園庭」 ，
有善笑 「藤娘」 、百尺 「槐翁」 ，有
籬邊黃狗，還有 「媚唱無休」 小雀
兒……生機盎然，充滿田園牧歌式的
情調。在徐志摩心中， 「我們的小園
庭」 ，有時蕩漾着 「無限溫柔」 ，有
時淡描着 「依稀的夢景」 ，有時輕喟
着 「一聲奈何」 ，有時沉浸在 「快樂
之中」 ……

徐志摩稱石虎胡同七號為 「我們
的小園庭」 ，因其常在此呼朋喚友，

定期聚會，往來多是京城文化名人。
一九二四年春，徐志摩在這裏掛出
「新月社」 的牌子，在中國現代文學
史上有着重要影響力的文學流派就此
誕生。 「新月社」 之名，是徐志摩根
據泰戈爾詩集《新月集》所起，意在
以 「它那纖弱的一彎分明暗示着，懷
抱着未來的圓滿。」

朱勁草與顧茉莉是一對在上海打
拚的小資產夫妻，他們與小女兒可可
住在由父親出資首付的小房子。由於
兩夫婦都要為口奔馳，故此奶奶便從
老家過來協助照顧可可。勁草與茉莉
的夫妻生活於是不太方便，平時在家
要在上下鋪分床而睡，更甚是要外出
租用酒店短聚。夫妻的小日子並不美
滿，唯一方法就是把原來的房子賣
掉，然後再買一個大居室。然而，勁
草的父親和茉莉的父母都有意見。原
來住房的問題不是香港獨有，上海也
不例外……

二十六集的內地電視劇《小日
子》不單說着現代城市居住的問題，
也展示每個小家庭如何互相影響，倫
理關係的變化，全賴彼此和衷共濟才
能解決。全劇以勁草和茉莉的家庭為
核心，尚有他們各自老家上一輩。勁
草的父親代表傳統守舊派，雖然為兒
子提供首付，但卻不願媳婦（即是茉
莉）一起擁有業權，從而影響兩代的
關係。茉莉的父母是時尚派，一直看
不起親家們，慫慂女兒與婆家對立，
令女兒與女婿（即是勁草）的夫妻感
情受到影響。

全劇初段以勁草和茉莉拚命購置
新房為推動主線，往後發展至兩夫婦
提出離婚──實行戰略性離婚，由此
而不讓對方父母再加干涉，希望藉此
突破關口，兩夫婦置之死地而後生。
離婚之後，勁草和茉莉仍然相愛，但
其實彼此的感情已出現微妙變化，再
加上其他輔助角色的影響，夫妻之間
的懷疑和不信任，沒法掩蓋。

就像好些家庭小品劇集，《小》
的前半部分輕鬆有趣，劇情雖然圍繞
日常生活瑣事，但容易引起觀眾共
鳴。故事發展至末段，難免出現太多

兀突的戲劇性衝突，令劇情變得誇張
失實。不過，全劇有另一種特色，主
角們在舞台化的場景，以自白方式向
觀眾述說內心所想，一方面作為編劇
的代言人，另方面亦以抽離方式讓觀
眾評議劇情，令肥皂式故事增添新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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沸沸揚揚的北京半程馬拉松 「冠
軍保送」 風波，日前以組委會取消何
傑等四人比賽成績、收回獎盃獎金而
宣告塵埃落定。但事件造成的影響、
帶來的反思，卻始終在輿論場餘波蕩
漾、持續發酵。

比賽當天的直播畫面頗具戲劇
性。在最後衝刺階段，三名原本領先
的非洲選手，不約而同地放慢速度，
做出 「回頭、擺手」 等動作，主動為
中國選手何傑讓道。最終，在熱情的
非洲朋友 「左右護駕、目送指引」 之
下，何傑以領先一秒的優勢奪冠。

這一違反常態的場景看似匪夷所

思，但只要留意到何傑與三名非洲選
手均身穿某一運動品牌的服飾，而這
一品牌又 「碰巧」 是參與籌辦本次賽
事的贊助商，個中奧妙似乎不言而
喻。雖然組委會調查後稱這幾名非洲
選手是 「忘記」 報備的配速員，但公
眾對這解釋並不認賬。有線民揶揄
道，但凡非洲朋友看過星爺的《喜劇
之王》、讀過《演員的自我修養》，也
不至於將 「贊助商為了經濟利益犧牲
體育精神」 的吃相演繹得如此粗劣。

的確，論 「演技」 之爐火純青，
體育界 「人才」 輩出。足協前掌門人
陳戌源曾義正辭嚴地發出錚錚誓言：

「足球是高尚運動，不要讓金錢給玷
污了、扭曲了」 ！幾年後落馬時查
實，「靠體育吃體育」的他，受賄八千
一百多萬元人民幣，輿論一片嘩然。

人們之所以對 「半程馬拉松」 、
「黑吃黑足球」 深惡痛絕，皆因競技
體育的魅力不僅在於展現人類的 「更
快、更高、更強」 ，更承載了平淡生
活之外的美好希冀與勇氣力量。往大
了說，它是體現全世界公平正義、友
愛團結的最佳舞台；往小了看，是個
人享受純粹無負擔的快樂激情的一方
天地。倘若賽場惹滿塵埃，價值漸次
失守，球迷們為賽事熬夜觀戰、為球

星吶喊加油，最後發現自己瘋狂投入
的，只是骯髒交易後的假象，那種感
覺比生吞了 「小強」 還要讓人不適。
這種賽場腐敗與黑幕，對社會公信力
的透支與傷害，又該如何救贖？

奧林匹克之父顧拜旦說過： 「重
要的絕非凱旋，而是戰鬥」 ！讓體育
回歸純粹，讓金牌保持乾淨，奧林匹
克精神才能繼續點燃夢想與榮光。

丁香花下百年詩情

《小日子》

染髮仍流行
作為遊戲的老玩家，我時常思

考，怎樣的遊戲才能被稱為優秀？
是無比自由的世界設定，還是幾可
亂真的畫面質量，又或者是開拓創
新的遊戲玩法？近期，我玩到了一
款老遊戲，卻幾乎顛覆了我對遊戲
評價的看法。

《歐洲卡車模擬2》是一款已
經推出十餘年的遊戲，在更新換代
迅速的遊戲界來說，早已是 「老前
輩」 了。我也是在整理遊戲庫存
時，無意發現自己十年前曾經玩過
這款遊戲，於是又重新打開，回味
過去。

要按我刻板印象中的遊戲評價
來說，這款老遊戲無疑算不得 「神
作」 。操作界面依然停留在十年
前，玩法也頗為簡單，甚至稱得上
簡陋，玩家只能在歐洲遍地的路網
駕駛大貨車，由A地運送貨物到B
地，可以憑藉不斷的送貨，購買自
己的大卡車，成立自己的運輸公
司，僅此而已。畫面也絕稱不上優
異，路邊的風景絕大多數都是貼
圖，難以與那些逼真的大作媲美。

但就是這麼一款遊戲，卻能佔
用我一整個周末的時間，且一直位
列遊戲平台銷量榜前十。箇中原
因，或許是它掌握了遊戲的本質，
那便是讓人放鬆。

快節奏的工作生活已讓不少人
身心疲憊，近年來的遊戲也大多朝
着 「更難、更精美、更自由」 的方
向發展，越來越少的遊戲能真正給
人一個下班之後輕鬆娛樂的感覺。
《歐洲卡車模擬2》恰巧能滿足人
們放鬆的最簡單需求。下班之後，
坐在電腦前，點開遊戲，拿着手
柄，關上燈光，看着遊戲裏從車窗
掠過的星空與歐洲小鎮，漸漸地進
入夢鄉，或許也是屬於成年人的愉
悅。

當詩與遠方皆不可得的時候，
在遊戲世界中偷得浮生覓得其一，
或許也是個不錯的方法。

在意大利的西西里島，流傳着這樣一
句話：除非它是西西里的檸檬，不然無法
算作一顆真正的檸檬。那個曾在春天尾巴
上起舞、在無數飲品裏叛逆、也曾叫醒我
們舌尖的水果，是這座南意城市最大的驕
傲，以至於在《天堂電影院》中，開篇鏡
頭就是桌上一盆明亮的嫩黃。但更多人知
道西西里檸檬，還歸功於諾貝爾文學獎得
主、意大利作家皮蘭德婁的小說《西西里
檸檬》，在他的字裏行間，最活力四射光
彩照人的水果，卻帶着最酸楚、孤獨的味
道。

幸好，我們不用去體會小說主人公的
苦澀，但卻能踏足西西里，置身於夢境一
般的檸檬樹下，呼吸芬芳和快樂。如今遊
歷在這土地上、貪婪而迫切的人們很難再
記得，一顆神奇的果實從公元七世紀傳入
伊拉克、埃及，又經過了三個世紀，開始
在阿拉伯地區規模性地種植，直到十五世
紀，它的種子才生根發芽、播撒在熱那亞
的土壤上。

在意大利，西西里是檸檬的主要產
地，而距它不遠的阿瑪爾菲也同樣以大片
檸檬樹享譽四方，你要透過一顆顆檸檬果
的影子，才能招呼到頭頂艷陽，再轉過
頭，身邊幾乎所有店舖、櫥窗邊，都是跟
檸檬相關的元素。對每一個到這裏旅行的
亞洲人來講，南意的檸檬沒有任何攻擊
性，可口、溫順得足以顛覆認知。果皮從
不打蠟，果實個頭大核少，酸甜多汁、能
單獨食用。每在這裏多呆一天，尖銳難搞
的刻板印象就能減弱一分，並且會見證自
己從小心翼翼，到毫無顧忌食指大動的全
過程。可以說在南意，人們餐桌上的主角
除了海鮮，就是各種檸檬飲料和檸檬味道
的甜品了。它的產期也很長，橫跨夏秋，
幸運的話能看到果農背着滿是檸檬的籃子
拾級而下，在幾個世紀的滄桑風雨中，鮮
亮如昨。

「水逐桃花去，春隨楊柳歸。
楊柳何時歸，嫋嫋復依依。」 這是
南北朝才子費昶的詩作，詩裏所指
的楊柳是柳樹，因為只有垂柳才會
予人依依嫋嫋之觀感。

我們江南遊首站是蘇州，那是
三月二十日，天氣裏還有絲絲涼
意。在酒店外的幾株青竹中，一棵
略矮的柳樹披着許多細長枝條非常
顯眼。啊！幾十年未在春季來江南
了，終於又見到嫩軟的柳枝隨風晃
啊晃。

蘇州市區有小河的道路，兩旁
常有排排垂柳，這邊看向那邊，那
邊看向這邊，車輛行人皆因柳條相
隔而模糊；每進一個園林，太湖
石、竹林、垂柳必是美學意境之絕
配；遊覽古鎮，小河小橋與垂柳融
為一體，有些枝條垂至水面，小舟
在其間穿梭，真乃 「碧玉妝成一樹
高，萬條垂下綠絲縧。」

遊至常州，柳樹一樣繁茂，尤
其是西太湖風景區，種有大量柳
樹，枝條在強勁湖風中大幅度擺

動。當我們登上 「滆湖之星」 觀光
塔，在旋轉餐廳下望，也不禁為風
中垂柳的美妙畫面讚嘆。

三月底穿越長江抵達揚州時，
突然發現柳樹枝條短了許多，想來
是溫度影響所致，當太陽暴曬兩日
後，枝條便很快長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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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垂柳依依

快樂遊戲

西西里檸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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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士們擁有中長度的秀髮，
髮型師都會認為是比較適合一般搭
配的髮式，其實無論長髮或短髮，
都可從中選擇適合自己的髮型，長
髮可增添個人魅力，短髮又可變得
活力非凡。

在時裝領域中，奢華衣飾可
展現工藝匠心，簡約低調的設計，
也是另一種創作靈感；髮型也一
樣，把長髮輕輕束起，與長髮飄逸
的形象，可以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感
覺，會有非常明顯的差異。在日常
生活中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而作選
擇，難怪近年中長度的髮型，成為
不少女士心目中喜愛的髮式。

髮型可以隨着頭髮不同長度
而改變，但染髮的趨勢仍然十分普
遍。時尚圈的女生，以美觀為主，
染髮可令形象耳目一新，這種百變
的感覺，對從事演藝行業的男女藝
人至為重要。而染髮的色澤，也從
基本的深淺啡，變得有更多色調可
選擇，像銀灰和金色，過去是亞洲
藝人比較少選擇的色彩，不過在時
尚角度下，使用者也多起來了。

染髮除了是潮流趨勢，亦可
以成為遮蓋白髮的良方，當中最普
遍的當然是染黑色，喜歡比較自然
顯色的，也可選擇深啡色。以啡色
調來說，可選啡紅色，比較更時尚
一點的，可選流行帶霧感的奶茶
色，或是茶棕色。髮型師也提議可
選擇流行的線條染，混合兩種不同
色調，不過這都是適合白髮量少，
也不大明顯的情況使用，若白髮較
多仍應選擇深色調為主。

以前染髮是因為白髮，而現
時染髮已成為時尚流行傾向，也為
日常生活平添一點樂趣。但無可否
認，若經常頻密染髮，對髮質會有
損害，要注意染髮後的保養工作，
最重要是保持髮質的柔軟和光澤，
否則髮型再多色彩變化，也是得不
償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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搶別人的餡餅吃不好，被
別人夾在餡餅中吃掉更不好。

魯迅在論及《紅樓夢》的
「價值」 時有個精闢的論斷：
「其要點在敢於如實描寫，並

無諱飾，和從前的小說敘好人
完全是好，壞人完全是壞的，
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敘的人
物，都是真的人物。」

魯迅肯定的《紅樓夢》
「價值」 ，在今天看來或許會

覺得沒什麼了不起──文學作
品寫人物本來就是要寫出人物
的複雜性，可是在中國 「傳統
的思想和寫法」 中，人物常常
被塑造成類型化的 「扁平人
物」 ──比較起來，創作於十

八世紀的《紅樓夢》能塑造出眾多複雜豐
滿的 「真的人物」 ，就顯得難能可貴了。

就拿大家都普遍看 「好」 的晴雯來說
吧，在她的身上就不 「完全是好」 。 「心
比天高，身為下賤」 的晴雯 「風流靈巧招
人怨，壽夭多因誹謗生」 ，她的種種不幸
自然是值得同情的，可是對於比她地位更
低下的 「小丫頭子們」 ，她可是 「複製」
着主子的做派甚至更甚。當她生病時她是
這樣對待 「小丫頭子們」 的： 「那裏攢沙
去了！瞅着我病了，都大膽子走了。明兒
我好了，一個個的才揭了你們的皮！」 把
定兒唬得趕忙進來問 「姑娘作什麼？」 墜
兒 「也蹭進來」 ，被晴雯看到了，不但一
頓罵，而且叫她 「你往前些！」 等墜兒
「往前湊了幾步」 ， 「晴雯便冷不防，欠

身一把將他的手抓住，向枕邊拿起一丈青
來，向他手上亂戳」 ──墜兒遭她厭惡固
然與自己手腳不乾淨有關，但晴雯攆墜兒
出去時的那種決絕卻是頗 「狠」 的： 「今
兒務必打發他出去。」 當宋嬤嬤還想以
「等花姑娘回來，知道了，再打發他」 來

拖延時，晴雯的表現是 「什麼 『花姑娘』
『草姑娘』 的，我們自然有道理！你只依

我的話，快叫他家的人來領他出去。」 當
墜兒在宋嬤嬤的提醒下向晴雯和麝月磕頭
告別時， 「她們也並不睬他」 。

在賈府飽受冤屈的 「奴才」 晴雯，在
有機會耍 「主子」 威風的時候，可是一點
也不含糊的──而正是 「耍威風」 的晴雯
和 「枉擔了虛名」 的晴雯合在一起，才是
「真的人物」 晴雯。


